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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道路、树木、用具……许多时
候，人们愿意把这些物质遗产留存的数量
和质量，与传统村落的分量画等号。事实
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既是入
选传统村落需要满足的重要条件，又是传
统村落综合价值中不可或缺且地位更为
重要的元素。

“发现、保护传统村落，不仅要发现、保
护其物质形态，更要注重挖掘和保护各类
非物质文化。”周静海表示，传统村落文化
是活态存在的，这其中蕴含的各类文学、艺
术、绘画、雕刻、歌舞、音乐等非物质元素，
不但具有更为顽强的生命力，也更能维系
住人们的“乡愁”。

许多人以为，游牧民族活跃、战争动乱
频仍等因素，使我省许多村落缺乏存在较长
的建筑、道路、庙宇等物质遗产，以致在申报
入选保护名录时劣势明显。事实上，这样的
历史延续，也为我省传统村落中提供了较为
丰富的多民族融合、历史年代分明，或地域
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我省拥
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众
多，传承形势良好，至今仍以活态延续。

朝阳县四五家子乡三道沟村，坐落在
辽西努鲁儿虎山山脉的大青山下。道光二
十四年（1844年），许植椿和许植桐兄弟二
人从这里走出去，分别考中了举人和秀才，
并获御赐牡丹一株，从此，三道沟村以举人
故里而闻名。

7月30日，三进七间的举人故居中，许
氏第 6 代传人、66 岁的许树义正展纸挥
毫。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家传之缘，许树
义一直酷爱书画。当年，瘦小羸弱、正想和
其他村民一起外出打工，改变家庭经济困
境的他，被乡党委书记冷振民的一句话拦
了回来，“国家开始保护传统村落，咱村的
文化财富不能流失。”

乡里筹集资金，办起书画展室，许树义
发挥特长，卖出的第一幅小画就获得 800
元的“高额”收入。“我这体格，靠体力打工
挣钱，收入不会这么多。”环顾满壁作品、满
台文房四宝，许树义很自豪，“举人村的作
品，很多人都‘认’。”

在县乡的支持下，村里的老人们再拾
书画，免费开办了书画班，能拿笔的孩子
们，都开始继承“举人遗风”，学字作画。大
山深处“状元村”的独特文化传承，成为让
古村落永续发展、造福后人的内在动力，也
展现出吸引游人的独特魅力。每年来看百
年牡丹、赏举人书法、品传统村落文化的游
人络绎不绝。

“传统村落保护，不能见物不见人，要
注重维护整体的文化生态。优秀的传统文
化，在重塑当代乡村文化生活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村民了解并热爱自己的村落，参
与保护的意识浓厚，也为保护传统村落工
作带来最接地气的保证。”朝阳县住建局村
镇办主任于洪波表示。

如今，在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正在各地得到
更多的实践。

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专门出资举
办了纸雕技艺学习班，有计划、有步骤地安
排年轻一代学习传统文化；在腰站村，春季
祭祖活动、剪纸技艺都列在规划的被保护
条目中；在法库叶茂台村，“百年驴市”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越发兴盛；沈阳石佛寺村
的锡伯族文化广场和锡伯族文化博物馆旅
游旺季游人不断……

这样的实践正是我省在激活传统村落
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发展
传统村落的文化产业，复兴传统手工业，发
展特色产业，从而实现“文化富民”路径的
必有之态。

不可否认，虽然我省都在保护发展传统
村落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不断进步，但是与
全国其他先进省份相比，差距依然存在。在
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如何保护和利
用好现有的传统村落，发现更多亟待保护的
瑰宝，让乡愁有“乡”可寻，仍是摆在我省面
前的一道并不简单的必解之题。

活态保护
不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随风而逝”

我省万余行政村中，国家级传统村落只有30个，拯救刻不容缓——

别让“乡愁”无处安放
本报记者 唐佳丽 刘 佳

作为农业大省，辽宁
农村历史、文化、物质资
源丰富，但1万多个行政
村中，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的村庄只有30个，省级传统村
落也仅有45个。

如何加大发现和挖掘力度、合
理管理和配置资金、着力涵养人才
资源等，让我省传统村落的保护水
平和价值发挥，与我省拥有的资源
状况相符。同时，使公益性的财政
支出与有意愿的民间资本，以及由
此带动发展的集体经济，用于改善
传统村落生产生活环境，提高村民
生活水平，让熟悉的村落不再在城
镇化的浪潮中消失。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旧称“古村落”，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
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应予以保护的村
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
文化景观，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
术、经济、社会价值。

拯救正在消失的传统村落
ZHENGJIU 之一

10 月 13 日，今秋第一场霰，被冷风夹
裹着，飘落在“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抚顺市
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腰站村。

风雪中，胜利组“尹登古居”院内，雕
花盘肠窗上，一枚雕刻精美、对称坐莲样
式的木制插销，固定住了在风中摇动的
窗棂。

“你看，这枚窗插已经 200 多岁了。
每年春天，村里祭祖的时候，有不少从外
地赶回来的族人，会来专门看它一眼。”拂
去窗插上的霰粒，上夹河镇文化站站长黄
英霞很多感慨，“幸亏保护得及时，否则，
木制的东西，经风历雪久了，未必留存得
下来。”

曾经，院落的每扇雕窗上，都有这样一
枚窗插，只是，它们大多和主人一样，随岁
月消逝。如今，仅余的这枚“莲花”，因保护
及时依旧绽放，与村落一起，维系着人们的
乡愁。

作为乡愁的载体，根源于农耕经济的
乡村，也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发育、储存与传
承，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的秘密所在。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
“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
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

然而，像这些消失在岁月中的“莲花”
一样，十多年来，自然消退、保护不力、发现
不及时等因素，导致中国传统村落正以每
天 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截至去年底，传
统村落总数在全国行政村总数中的占比仅
为1.27%。

在我省，这样的占比更不容乐观。
从 2010 年我国启动传统村落名录以

来，全省 1 万余个行政村中，列入国家级
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只有 30 个。而一些
已进入名录的村落，也面临规划、建设、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诸多困扰。同时，更多
记录着北方文化、农耕文明的智慧创造与
记忆，传承着东北独有的地域特色及民族
风格的传统村落，也因不被发现，缺乏呵
护，正在消失。

拯救，刻不容缓。
发现，不容迟疑。

在腰站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之前，我国已公布两批、2555 个
中国传统村落，辽宁无一村入选。

“评选都结束了，有些县、镇甚
至没看到参评的通知。”作为从事中
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专家，提起
当年我省各个层级、环节对传统村
落参评工作的不重视，以致头两批
名录中“颗粒无收”，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绿色宜居·乡村建设研究院院
长周静海直言“很郁闷”。

从“缺位”到行动起来，转折发
生在2015年。当年10月，腰站村和
我省其他 7 个村庄一起，成为辽宁
首批、全国第三批具有重要保护价
值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一
员。此后，我省保护利用传统村落
力度逐年加大，今年6月，第五批名
单公布时，我省入选村落数目倍增。

“全国传统村落总数已达 6819
个，我省却仅有 30 个。放在全省 1
万多个行政村的背景看，这样的占
比显然不尽如人意。”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城镇处处长华天舒表示。

我省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省，
人类活动时间长，多民族混居，融合
文化特征突出，并不缺乏厚实的、产
生具有独特魅力传统村落的物质及
文化基础。但 6819∶30 的巨大差
距，缘何会发生？

“重视程度不够，挖掘、保护力
度欠缺是重要因素。”中国城市科学
规划设计研究院传统村落所所长、
北京建筑大学博士张文君，从我国
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

的2012年开始，就从事传统村落研
究保护工作。深入全国各地农村调
研的实践经验，让她对辽宁传统村
落数量稀少的现状，有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看法，在我省有关部门、
学者和基层单位不乏响应。曾经，有
关部门，尤其是基层单位对相关工作
的轻视，村落农民对相关工作的不理
解，传统村落未形成规模优势，各部
门未能健全系统性的规章制度，人
才、资金匮乏等，导致与其他省份相
比，我省对传统村落濒危遗产进行的
抢救性保护，对村落传统公共建筑的
保护修缮、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村民
收入提升等工作，也就存在巨大的可
待发展和上升的空间。

庆幸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背景下，作为凝聚地区历史文化
的“博物馆”，传统村落的价值正日
益被我省各界关注。制定保护发展
规划，加强建设管理，加大资金投
入，做好技术指导，“坚持能保尽保
原则，全省都在积极行动。”华天舒
介绍说。

“提高认识和重视程度，是为保
护传统村落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前
提。”周静海表示，目前，我省仍然有
很多优秀的传统村落没有被发掘，
而一旦有价值的村落没有进入传统
村落名录，它们固然会失去自信，更
会面临被遗弃、被破坏、被拆并逐渐
消失的局面，这样的损失无疑是巨
大的，“在保护已列入名录村落的同
时，主动调查、发现有保护价值村落
的脚步，更不能有片刻停歇。”

能保尽保 不遗忘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村落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
声名鹊起，其综合价值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认可。在改善村居
条件与保证传统特色出现矛盾，
解决方案尚不成熟，保护传统村
落的经济投入产出比尚低的大
环境下，相对于保护工作，一些
部门、有些地区倾向于重开发建
设、轻保护的做法，让周静海很恼
火。“在保护传统村落工作领域，
我们更应该多使用‘利用和发展’
这样的词语，许多时候，对传统
村落的开发，实际上就是一种
建设性破坏行为，这将给传统
村落的综合价值传承，带来不
可逆的致命影响。”

在我省一些传统村落中经常
发生的与“修路”有关的故事，也
许会为这样的建设性破坏行为，
提供一个直观的注解。

长城中唯一的水上长城——
九门口长城的一部分，就坐落在
辽西最末端的绥中县李家乡新堡
子村。2014年，新堡子村入选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获得 300 万

元专项资金额度后不久，就开始
了规划及建设工作。

长城脚下的新堡子村新台子
屯，由当年修建和卫戍长城的工
匠、将士及家眷定居形成，村里的
道路，取山下九江河里的石头铺
就。留存长久的路段已有600多
个年头，破损难免，修缮维护自然
是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之一。

按专家设计规划，新台子屯的
道路、院墙要尽量维持原貌，“修旧
如旧”，做好保护。但是，“规划规
划，墙上一挂”，精心的设计，在建
设过程中遭遇最大的扭曲：古石路
基本被现代化的石板路取代；石头
垒砌的院墙上，仿传统糯米浆包裹
的加固技艺未被使用，水泥勾缝赫
然其上。

“将现代化的技术用于对传
统文化的改造，似乎开阔了保护
传统村落的思路。但是，若把控
不好，势必给传统遗产价值带来
严重损耗。”几年后，周静海的论
断得到认证。

如今，新台子屯古村落的名

声在外，旅游、度假、探古、拍摄影
视片的到访者络绎不绝，民宿经
济发展得也很红火。然而，和古
村落文化面貌风格迥异的道路、
院墙等景观，屡屡受人诟病。

“好多当年积极推动修建石
板路的村民，如今都在喊后悔。”7
月10日，在新台子屯，查看一条仅
剩的、有300多年历史的石路，村
党支部书记杨庆洪与县住建局副
局长张国锋停住脚步，唏嘘不已。

“杜绝不可逆的破坏行为，不
但需要请专家来做规划，各级政
府还需要强力监控，督促建设者
严格执行。”张国锋表示，时下，绥
中县的传统村落保护，正是秉承
这样的思路科学开展。为此，增
强学习能力，拓展视野，让自己的
业务水平在相关领域尽快提高、
成熟，也应成为各级干部的工作

“标配”。此外，将传统村落保护
纳入考核体系，建立保护责任追
究机制等，也能起到抑制开发利
用传统村落过程中的短视和急功
近利思维。

如今，我省各地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注
重加强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保
护，政府主导、政策照顾、制度保
障的保护模式正在建立。住建、
自然资源、规划、文物、旅游等各
部门，正为建立健全传统村落保
护相关法规与监督机制、加大保
护专项资金的投入、提供专业的
技术指导而不懈努力。

自 2012 年我国启动传统村
落保护工作以来，我省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的大量濒危遗产得
到抢救性保护。近年来，除国家
级村落外，还有40多个村落获得
省级传统村落称号，村落传统公
共建筑得到保护修缮，村落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发出感
叹：“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
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
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
消失不见。”

在我省，这样的思路正被更
多的人认可。

尽快成熟 不再发生不可逆转的建设性破坏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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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

朝阳县四五家子乡三道沟村的举人宅邸。 本报记者 刘 佳 摄

黄英霞介绍“尹登古居”雕花盘肠窗上坐莲样式的木制插销。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新堡子村与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保护古老的石头路。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